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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出

版文学作品十余部，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转

载于《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

文摘》《芒种》《散文海外版》等报刊，获得百花

文学奖、泰山文学奖等奖项。

阿占专栏 词与物

爱上洋酒要从十年前说起。那晚友聚，某
画家携带迷你酒壶，纯银打造，U型扁弧设计，他
将右手探入上衣内袋、缓缓拿出的瞬间，忽然就
帅出去好几米。他没有风流的胡须和精致的妆
容，男人品味全凭一把精致酒壶拉动起来了。

画家在等着众人问：什么酒？此话一出他
才能获得进一步释放品味的机会——于是他
说在威士忌、伏特加、白兰地、朗姆酒、龙舌兰
等高度蒸馏酒选项里，今晚装入的是接受程度
更高的威士忌。话落便吩咐服务生上冰块。
适量的威士忌，半杯冰块，这是任何时候都不
会掉份的经典项。

未动筷子，味蕾尚纯洁，轻尝一小口，让舌尖
被威士忌的醇美和冰块的凉意包围，香味在口腔
里跳荡，然后缓缓咽下，一股暖流直抵腹腔，这份
感受可谓极致。我不胜酒力，最爱却是浓而不烈
的高度酒，丰满的酒体似乎能唤醒人生的每个时
刻，好的坏的已经不重要，只怕经历太少。

那晚之后，威士忌被我接受，饮法也越来
越从容，或加冰块、或加可乐、或加苏打，哪怕
加入绿茶，都不必担心味道会变诡异——因为
它的味道，只有一种，恒久弥香。2015年去苏
格兰，就是那个不仅有瓦特，有工业革命，有亚
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有约翰·诺克斯与宗教改
革，更有苏格兰威士忌的神奇之地。在粮食紧
缺的时候，苏格兰人竟然疯狂到用做面包的原
料去酿威士忌，由此可见威士忌比命大。在苏
格兰西部的小岛上，我第一次品尝了威士忌的
辛辣。岛是孤岛，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风暴属
常客，大海的气息无孔不入，酒经过浪潮的洗
礼，沧桑之味凸显出来。几天后我才弄明白，
其中的烟熏味道与古巴雪茄相近。当地人说，
他们就地取材，用岛上出产的泥煤来烘干麦
芽，烟熏味道从一开始就嵌入了，一起嵌入的
还有柴火气息，以及橡木桶的沉香。在岛上我
第一次喝到了热的威士忌，那是滚烫红茶与酒
体的碰撞，一杯入怀，仿佛有古老的羊毛披肩
披上身来，湿寒被挡住了……

这几年，我亦有独饮威士忌的习惯，浅浅
的一个杯底而已，根据心情加入柠檬和蜂蜜。
如果不怕麻烦，如果音乐恰好，孤独也正高贵，
我会用威士忌做基酒，加入柠檬汁、椰浆、果味
红葡萄酒、橙皮，调一杯深情的鸡尾酒。音乐
是老科恩的坚果般呢喃，或者久石让的意识
流，务必只开一盏落地灯，且是暖光。

威士忌最迷人之处是可以做香氛。将酒
滴入掌心，反复揉搓数秒，待酒精挥发后，威士
忌自身的芳香会完全留在你的手心，这种做法
同样适用于耳根和手腕脉搏处。威士忌香氛
是纷繁的，根据酒的香型不同而不同，有焦糖、
香草香气，有桂树香气，有谷物烘烤的香气，也
有不知名的花香，甚至还有清新的海风香气，
无不令人迷醉，尤其适合男士使用，将低奢的
性感送给女人。

威士忌香氛
阿 占

从我记事时起，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忙
碌的人。

寒风刺骨的冬天，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起床
生火做饭，说是做饭，实际是满满一大锅水，加
入几把米粒，熬一锅照得见人影的米汤。米汤
熬得差不多了，妈妈将少许木炭放到陶钵里，
从灶膛里铲出草木火，引燃木炭，将半圆形竹
罩罩在陶钵上，烤暖和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鞋
子，再依次给我们穿好，然后照顾我们吃饭，
接着又要清洗一家八口人的饭碗，接着还要喂
猪喂鸡喂鸭，打扫卫生，当这一切还没有完全
做好，生产队出工的哨音已经划破了天空，妈
妈火急火燎地带上农具赶往田间地头，听从队
长的安排，干活……

父亲久病，不能干活，一大家仅靠妈妈和大
姐出工，干得是壮劳力的活，挣得是半劳力的工
分。半上午、半下午，生产队里会安排休息一
会，妈妈利用这个空当风风火火赶回家，给正在
孵鸡孵鸭的母鸡母鸭添食添水，孵出来的小鸡
小鸭可以卖几毛钱一对，那时候的农村，每一分
钱都来之不易呀！

盛夏的傍晚，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们在晒谷
场上打仗捉迷藏，累了困了，回到家，趴在桌子上
就呼呼大睡，妈妈出工一天，回到家做饭的同
时，还要抽空到菜园里，将瓜豆栽种齐全，浇水
施肥捉虫，忙活一番赶回家，依次叫醒我们吃
饭，我们嫌觉没睡好，嫌菜太多饭太少，一个个
哇哇哇大哭起来。妈妈小声地哄我们吃好，给
我们一个个洗好澡穿好衣，送到屋外公路边的
竹床上，待妈妈忙完家里的事到屋外纳凉时，已是
夜深人静，人们都已准备回家了……

夜深人静，我们一觉醒来往往已是凌晨，妈
妈依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一家八口补衣服
补鞋子。那时只有过年才能做一件新衣裳，我
家因父亲久病，孩子多，年年欠生产大队的
钱，以至好几年春节也想不到缝一件新衣服，
但靠着妈妈的精心操劳，尽管我们兄弟姐妹穿
的衣服鞋子补丁叠补丁，但都干干净净整整齐
齐，从没出现别人家孩子那种衣服洞开脚趾外
露的情况。

我还没出生时，父亲就生病了，起初只是伤
风感冒，因拿不出一分钱来医治，时间长了，发
展成百日咳，逐步恶化成气管炎、肺炎、肺气肿，
拖到后来头脚臃肿，于1980年腊月永远离开了
我们。那一天，大雪纷飞。那一年我十三岁，下
面还有两个弟弟，依次是十一岁、九岁。父亲走
了，我也上不成学了，一大家子的责任落在妈妈
一个人肩上。尽管父亲长期不能干活，但他精
于筹划，能将一家人的事安排周详，再说，父亲
活着，妈妈总有个伴侣啊！父亲生病十五年，多
亏了妈妈的精心照护，不然或许病个三年五载
就不行了。那时每逢周日，我们总要拿上簸箕
去附近的河沟里抓鱼虾泥鳅，有时收获很少，妈
妈拿出鸡蛋，和着泥鳅小鱼做点汤，给生病的父

亲改善一下，家中每年总要养十来只鸭子，隔一
段时间，妈妈会宰杀一只，给父亲调理调理，妈
妈对父亲的关爱、细心、耐心，永远印刻在我的
脑海里。

那时我家因工分少，吃不上工分粮，仅靠一
点点口粮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还要从牙缝里
省出一些喂养牲畜，但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总
能吃到陈接新，不至于饱一餐饿一顿，甚至借粮
要饭。

妈妈虽是一个没上过几年学的农村妇女，
但在家庭重大紧要关头，总能毅然果敢地做出
决定。二十岁那年，为了摆脱贫穷的面貌，我下
定决心走出去闯市场，给乡办企业推销产品。
而此前我从没出过远门，连县城都没去过。那时
干这一行，都是自负盈亏，我贷了四百元的款，这
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呀，行前我告诉妈妈，这次
出差是破釜沉舟，不成功我就不回来。妈妈摸着
我的头，说：儿子，你就放心去闯，家里的事不要
挂心，退一万步，即使不顺利，咱还年轻，贷款可
以慢慢还，不要有太多顾虑，早些回家来。现在
回想起来，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妈妈给我的鼓励
和支持是多么的重要。

妈妈独自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在大山

里艰难度日，压力和艰辛可想而知，但在妈妈身
上，我们却看不到一点悲观和哀叹，妈妈任劳任
怨，浑身总有使不完的精气神，这种特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节俭，贯穿了妈妈的一生，到了她老人家的
晚年，生活条件好了，却依然过着极简朴的生
活，从不舍得错花、多花一分钱，一件衣服总要
穿上七八年，破了实在不能再穿了，也要拆开洗
干净，当抹布用。前些年妈妈身体还比较硬朗，
一个人在山里老家生活，那时偶尔有货郎挑着
小日用品上门，妈妈看中一款发卡，生意人要价
2.6元，妈妈还价2.5元，生意人不同意，妈妈就没
买。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妈妈到城里小住，听妈
妈聊起此事，我去商场给妈妈买了一个发卡，妈
妈得知花了五元钱，当时懊悔不已。

妈妈八十五岁那年，我们接她到城里生活，
兄弟四个轮流照应。妈妈年龄虽大，但脑力、听
力、眼力都还好，更为难得的是，妈妈的思想总是
与时俱进，总能接受、理解新生事物。

近几年妈妈的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只
能吃点稀饭、豆腐、鸡蛋，闲暇时，我只能尽量多
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回顾以往，播放一些老电影
给她看看，隔三差五用轮椅推着她到院里公园里
晒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妈妈很开心，说：
我做不动别的事，择择菜还行，太闲了，我心里
慌。妈妈就是这样，从未闲过一刻。

2021年7月 1日夜，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
享年九十一岁。而我因为出差，竟没能见到她
最后一面。妈妈健在，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
子，妈妈走了，我时常总觉得她还在我们身边，
每每总在睡梦中见到她忙碌的身影……

最 忙 碌 的 人
杨昭明

母亲做完菜总喜欢问一句，咸不咸？
我说，有点咸。她拿起筷子尝一口，来一
句，怎么咸了？我吃正好！

次数多了，我就明白这不是我和母亲
口味差异的问题了。心里就纳闷，母亲
怎么就不能接受正确的意见呢？

结婚后，岳母也有问咸不咸的习惯。
我都是据实回应，说咸的时候，她“哦”的
一声，不再言语。

有一次，岳母做咸鱼烧肉。腌制的咸
鱼含有大量的盐分，下锅前应当漂洗几遍，
去掉过多的盐，少了这个步骤的咸鱼那叫
一个咸。

“鱼太咸了。”我有点无法忍受。
“咸鱼淡肉，鱼咸点才好吃。”岳母轻

描淡写地回应。我一脸愕然。

端午节回家聚餐，母亲在厨房里挥汗如
雨，忙活了一上午才坐下来。母亲指着满桌
的菜，“今天的菜咸不咸？”我正要张口，妻子
瞪了我一眼，“妈，今天的菜口味正好，不咸
不淡，你受累了，赶紧坐下歇歇，吃菜。”

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从母亲的脸
上掠过。

晚 上 ， 妻 子 对 着 我 就 是 一 通 开
炮。“你是不是缺脑子？问你咸不咸，
你就说咸。”

“不应该据实说吗？”我摸不着脑袋。
“你以为真是问菜的咸淡？那是辛苦后
想得到肯定，咸不咸只是个说法罢了。
做饭是个很累的活，谁不想得到表扬？
嫌菜咸，你自己做饭啊。你个榆木脑袋，
伤人心。”

一通数落，让我恍然开窍。在家吃饭
与饭店用餐不一样，饭店用餐可以说咸，
有利店家及时改进，这也是经营的需要。
在家吃饭，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还是爱的
奉献和回馈之举。对家人的辛苦付出，应
肯定表扬。对失误和不足，要包容宽仁。
以爱相待，一句“不咸”会让家越来越和
谐，越来越温暖。

“如果菜确实咸得无法下筷，怎么
办？”我还有一丝疑惑。“那就少吃，或是不
吃。剩菜多，做饭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以
后会逐步改进。”“你怎么懂得这些？”“我
也是做饭的人呐。”妻子自豪的神情里写
着对我的不屑。我又一次恍悟。

从此回家吃饭，不管母亲和岳母问还是
不问，我都会说，今天的菜口味刚刚好，不咸。

不 咸
叶荣荣

人间小景

第一次见到雨的时候，我就被它的美丽
深深地吸引，下意识地想把它记录下来。

小时候，我用画笔记录雨水。我的书房
至今还有一幅画。最上端抹上几笔作为云，
点上几串点代表雨水，下面用粗糙的线条勾
勒出一个小女孩，撑着伞、歪着头，坐在雨
中，欣赏着眼前的一切。这是我给自己画
的，那时，我喜欢走进雨中，听雨水落在屋檐
上的声音，嗅雨水落在花瓣上溅出的芳香，
看雨水落在脚边绽放的水花。只要在雨中，
一切都显得安逸、悠然。你看，那小女孩还
露着小脚丫。我莫名地相信，只要踩在水
中，人就和雨有了连接，就像树在大地中吸
取营养一样，人也会从雨水中得到一些营
养，哪怕无形无质。

长大后，我用眼睛记录雨水。细雨蒙蒙
时，我喜欢站在树旁，看雨滴在树叶上滑动，
圆滚滚的，映着淡淡的绿色，如冰润的宝
石。几滴聚在一起，就汇成一片，铺展开奇
妙的形状，叶子偶然一抖，雨水骤然分散，但
很快又聚在一起，组成新的图案，如同魔法
师的表演。不远处的洼地上，水坑如同偷窥
世界的眼睛，细密的涟漪你推我搡，那是大
地与乌云悄无声息的耳鬓厮磨。曾经飞扬
的尘土全都消失不见，涌入鼻翼的，都是鲜

嫩的空气，隐隐有着沁入心脾的舒爽。雨水
安抚了尘世的躁动，擦去时光里的锈色，让
万物焕然一新。

后来，我用文字记录雨水。把描写雨
的文字摘抄下来，就像把细雨合在我的笔
记本中。“初随林霭动，稍共夜凉分。”一
边摘抄，一边想象着雨水如树林中的雾气
一样悠悠地浮动，缠绵悱恻，沾衣欲湿。
不久，分润了些许微凉的夜色，才让人察
觉到它的存在。摘抄一首诗，就是邂逅了
一场雨，它是飘扬在古诗词里一抹温柔的
朦胧，只是远远望着，甚至是隔着一张
纸，只在心中怀想，就足够心满意足。余
光中在《听听那冷雨》中写道：“一个方块
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
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
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

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
然其中了。”雨塑造了民族的审美，承载了
民族的文化与精神，雨落下的时候，天地
间弥散的清新气味不就是五千年的历史依
旧生机勃勃的呼吸吗？

如今，我恍然发现，其实我一直在用生
命记录雨水。被雨水陪伴着长大的人，生命
的质地也会和雨趋于一致。回想这么多年，
很少为了某一件事声嘶力竭，大动肝火，总
有一段雨声跨越时空而来，如蚕吃桑叶一般
啃食心头的躁动，归还失落的沉稳与恬静；
有时道路坎坷，命运把糟心的事情堆放在一
起，如同尘土骤然飞扬，一帘细雨总会在恰
到好处的时候来临，滋润干涸的大地，将尘
土湿透后送回大地，让我的眼神里始终有露
珠般晶莹的光泽；常常与灯红酒绿疏远，一
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日子里，却并不孤独，因

为在我的纸上、画上、心中，都有随风潜入的
细雨，泼墨出我的童心，勾勒出我的思绪。
在我想象的世界里，我和余光中一起，“听
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
雨，舔舔吧，那冷雨。”有了雨的陪伴，日子从
不会干瘪、褪色。

记录雨水的人，最终会成为雨水在人
间的一种记录。也许这一场细雨，就是你
的前生，我的来世。走入一场雨中，用你的
五官重新认领它吧，在雨中，藏着千千万万
人的一生。

记录雨水
霍晓蕾

这条河悠长。南宋岳飞率军抗金，带领难民途径河域，
见四周水草丰茂，便劝他们修建坝堤在此安家。岳飞离开
后，难民居住的村落称作坝河埭，那条战马饮过水的河就改
叫马儿河。

玉清是标准的埭上人，生于埭长于埭。她的发小大兰也
一样。俩人若去赶集，被问哪儿来？她们总是挺着胸膛，大
声说，马儿河！玉清和大兰形影不离，她们握手发誓，一辈子
不离开河域，对象也在埭上寻。十一二岁时，她们已经在河
里凫水。有一回，玉清被水里的藤蔓缠住脚丫，眼见着身子
往下沉，大兰鱼儿般潜进河底，憋气，扯断藤蔓，把她托上来。

大兰，多亏你。玉清搂住她。
好姐妹嘛！大兰说。她的水性比玉清好，船橹也摇得漂亮。
她俩差不多同时结的婚，两家还是相隔五十米远的邻

居。时间可快，一眨眼工夫，彼此的孩子竟然都三十来岁了。
这天，大兰大力地抱着木盆，蹲在河边的青石阶上滤衣

裳，水花很响。
没多会，玉清撑船浮过来，瞅向大兰身边的水面，一时没

发现有啥污水泡沫，嘴里就问，你今咋搁这洗？
我高兴！大兰还故意往水里撩一条裤子。
水里早不能漂洗了，这是村规！
我偏要！
玉清知道大兰是故意气自己，赶紧停船落岸。她直奔话

题，说，那事就是咱娟子不对，我是埭上的防护员，这事不能
不管。

原来，大兰的女儿娟子在埭上办了个食品加工厂，效益
挺好，要是加班还得再往外雇人。为了赶工，娟子夜里忙累
了，便将那些来不及清运的废渣脏水就近倒进河里了事。马
儿河是登记在册的生态河，村里治理费了好大劲，玉清是埭
上的防护员，当即就去找娟子……

大兰的手早停了不洗，但却背过身子，嘴里冷冷道，你就
是显摆能耐，你一说，娟子就被叫去训话，有人还拿她录视
频，我真没脸了。

我这不和你说知心话来了嘛。
还知心话？大兰嘲讽。
河边游来几只青虾，触须在河面一隐一没，很快又潜进

水里。玉清缓缓道，你瞧这水里还有投进去的鱼苗小虾，都
是生灵，万一吞了脏水死了呢……

你这捞浮萍捡垃圾的小防护员还真啰嗦！
我没法不啰嗦，你也知道，咱村开发了生态旅游，游客一

进埭上，瞅着河水脏兮兮的，下趟能来？玉清拽住大兰，又轻
轻说，咱回去洗吧，我洗。她抢先捧起地上的木盆，撒开腿儿
朝前走。

大兰追不过，咬牙说，玉清，你别美，要不是我身体犯病，
防护员这差事能轮得上你？

是是是。
唉，你猴急那样干啥，我那衣裳其实是干净的！
晚上，玉清手里拎个小果篮，找大兰。
来，送你枇杷。
哪的？咱埭上长的呀，树苗不高，但能结果子。
能吃？咋不能吃？又没打农药。你一到这个季节就犯

咳嗽，吃点鲜枇杷，润肺止咳。
玉清挑了一颗，剥开，叫大兰张嘴。
别喂，我自己来！大兰瞪着她，吐出果核嚼碎吃了。
枇杷红了，家家都有份，我负责摘，先给你送来。我刚才

又去看娟丫头，她还是叫我婶，说自己也清醒了，厂里的食材
都是马儿河里的水滋养的，要为这个弄坏了水源，断了自己的
财路不说，也是给埭上扯后腿，确实该罚！

别给我女儿戴高帽，她没那么好觉悟。
呵……我还得去河上，不扯这个话题喽。玉清戴上

草帽。
等会。你？
大兰白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我跟你去，你那鬼膀子一直

甩不开，橹摇得丑，我教了几十年也没把你教会，算我给你做
义工。

玉清抿嘴一笑，心里石头落地了。
两个六十岁的女人肩挨肩，往河边走。她们登上船，河

面清澈澄净，碧水长天。
呀，香！大兰叫。
玉清鼻子嗅了嗅，轻声说，你信不，这是咱河水的香气。
河水，还香？
咱这河得先人庇佑，灵气哩，给它体面了，活泛了，那可

不香？

马儿河
闻琴

信笔扬尘

小说世情

山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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